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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发展冲击着各个领域，智能技

术和教育的融合势不可挡，以“人机协同”为特点的教育会改变目前的课堂形式、教学方式等方面，而

中学教师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力也面临着以单向的知识传授者、可靠的信息所有者、忠实的教学

评价者为主的教师角色危机，因此，本文基于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理论下的“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

理论框架，分析造成中学教师角色危机主要成因表现在媒介技术的更新、教育场景的变迁、教育行为主
体的转换，中学教师应对角色危机必须重新重塑自己的角色定位，转危为机，成为打造课程知识的建构

者、人机协同教育的助推者、学生成长的陪伴者的角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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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beings have entered the age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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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gence, and the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mpacted on various 
fields, for exampl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unstoppable. There-
fo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Media-New Scene-New Behavior” under Meyro-
witz’s Media Scen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auses of the role crisis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hich are the one-way knowledge transmitter, reliable information owner, and 
faithful teaching evaluator. The main causes of the role crisis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re the 
update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scen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
tional actors,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must reshape their roles to become the constructors 
of curriculum knowledge, the facilitators of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the 
companions of student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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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末，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开发的一种全新聊天机器人模型“ChatGPT”几乎

在一夜之间刷爆了网络和朋友圈，随后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考量与忧虑在各个行业层面引发广泛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社会变迁和教育改革，而中学教师作为基础教育变革中的主要

推动力量其扮演的角色也要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并赋予新的角色意蕴。 
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角色研究可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陆石彦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

教师应该坚持“育人”的教育本质，在人文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教师扮演帮助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

的向导者和终生学习示范者；推崇定制学习，做个性化教育的实现者；培养学生社会化，做正确教育价

值观的引导者、建立和谐友爱的师生关系，做心理与情感发展的沟通者；注重知识积累和实践运用，做

教育教学理论的创新者[1]。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理论视角出发，刘磊认为在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

系下，教育中培养的人应该具备在人机互动中实现自身成长、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问题、彰显不被人工

智能所替代的人的三种特质，而如果要促进这些受教育者生命成长就需要教师具备智慧性、育人性、整

全性和群体联通性四方面的角色特质[2]。微观层面上，一些学者研究的是教师在各个阶段、特定的专业

领域中的角色。韦岚等人认为，大学教师可以借助经典的“TPACK”技术整合模型，围绕“TK，CK，

PK”三个核心要素引入自身角色的实践，以技术知识(TK)掌握为基础，做数据应用的探索者；以学科内

容知识(CK)掌握为基础，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以教学法知识(PK)掌握为基础，做实时反馈教学过

程的合作者；以技术知识(TK)掌握为基础，做智能教育建设的服务者；以学科内容知识(CK)掌握为基础，

做智能技术的反思者[3]。沈心培从技术哲学中的“人–技”关系角度出发，提出英语教师解决角色危机

的路径，如以爱为纽带进行师生交流，避免智能时代人际交往的疏离；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的成长，破

除“唯分数论”的观念；深度挖掘英语学科的育人价值，在课堂教学中注重思想的陶冶这三个方面回归

育人之本，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陶冶的教育[4]。 
总体而言，学术界在人工智能时代与教师角色相结合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人工智能已逐渐成

为影响未来教师发展的关键，但很少有对教师这个群体做更细致的划分，如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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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等，更多的是把“教师”当作一个笼统的大概念，有关中学教师角色危机相关的文献还比较少，因

此本文基于场景理论出发，研究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学教师的角色危机及解决路径。 

2. 理论基础 

“场景”一词最早应用于影视剧中，指戏剧或者电影当中的场面，后延伸为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下，

任何周围景物关系的总和[5]。社会学和传媒学也引入了此概念，专家对“场景”认识的更加扩展和深化，

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来的形象和行为是根据其所处社会所定义的场景塑造和修改

的。因此，媒介场景理论可以为分析社会角色和角色行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大体上来看，媒介场景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以戈夫曼为代表的场景主义。首先，

他认为场景就是实体场景，场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比如喝茶、看书都是场景。其次，人们在面对不同

的场景时表现和状态也不相同，如学生面对考试时，往往是神经紧绷的状态，但在运动时，他们会感到放

松[6]。第二个阶段是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理论。英尼斯按照偏向性，将媒介分为“偏向时

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7]。两者区别在于，前者指经过漫长时间后还可以保存下来的媒介，

比如石头、金币等，后者指不受时间的限制，方便运送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传播到更多的对象的媒介，

如报纸、电话等。随后麦克卢汉对英尼斯提出的媒介思想进行了补充，在媒介和人的关系上，麦克卢汉更

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特别是对人感官的衍生，如通过广播我们可以听的更远；在媒介形式的价值上

强调“媒介即信息”。第三个阶段是梅罗维茨为代表的媒介场景理论。梅罗维茨将前面两种理论进行融合，

他认为场景是变化着的，每产生一个新的场景，人们就会在新场景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角色形象[8]。
并主张在分析角色行为的变化时要遵循“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的逻辑分析理路，这三个要素形成一

种连锁反应，先有新媒介才能构建新场景，最后表现新行为[9]。国内对场景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

是聚焦于从不同角度研究和分析场景，彭兰认为移动时代下场景的意义大大强化，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

场景的服务，虽然我们经常会提到场景，但对于场景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因此可以从空间与环境、实时状

态、生活惯性、社交氛围这四个构成场景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10]。谭天认为对场景的开发已经成为媒体

融合和转型的关键，互联网的场景包括虚拟场景和应用场景，虚拟场景就是如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等；而

应用场景是指互联网的一个应用(产品)使用进用户所处的场景，对于场景的建构，场景设计者可以有三个

思考维度：满足欲望、响应需求、创造价值，即人性、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11]。 
媒介理论的学者描述了媒介如何塑造社会环境，但是忽略了媒介塑造场景和行为的方式；场景主义

描述了某个社会的场景和行为方式，但对场景为什么要这样演化以及如何演化涉及的比较少，而媒介场

景理论正好中和了前者的优缺点，且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媒介场景对教师角色的变

化，因此用媒介场景理论分析教师角色危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 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学教师角色危机的表征 

3.1. 单向的知识传授者 

从古至今，教师都被认为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教师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就是传递知识。随着社

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教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扮演者“唯一知识源”

的角色。韩愈在《师说》中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可以看出我国学者习惯将教师的首

要角色定位成“传道者”，教师凭借自己“已知”的知识优势向未知的“学生”传授知识，这实际上是一

种教师对学生的单向培养活动[12]。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学教师作为“知识权威者”的角色迎来了

挑战，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人机共教”的时代，“机不离手”已经成为广大学生生活的典型特征，

海量的学习资源出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媒体，公开课、慕课、微课等在线教育模式进入校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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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习和混合式学习成为新时代教育的潮流。人工智能的海量性扩大了知识接触的范围，学生不仅能在学

校里学到知识，在校园外也能得到思维训练，人工智能还突破空间地域的限制，让不同地区的优质教育资

源在网络平台上都能捕捉，而教师因其时间、精力等原因是无法完成的。此外，知识发展更新换代速度极

快，教师只固守原有的知识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且吸收新知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人工智能却能满足

学生对新颖、有趣知识的追求，总而言之，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代言。 

3.2. 可靠的信息所有者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被过度“神化”往往是体现在教师掌握信息的权威性，通常情况下，大众认为

教师应该是博学多才的，至少在专业领域信息是真实可靠的，传递的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因此中学

教师会侧重于向学生传递一些准确无误的知识。教师作为权威信息所有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师

的权威地位；二是教师教授准确的知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表达了对“教”的认识：“教，上

所施，下所效也。”“教”字就是指上面做示范，下面来模仿。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能承担“教”的任

务？古代有学者认为长者为师、能者为师、有位者为师，甚至对于教师还有年龄要求，基于职业的高标

准，教师的地位一直以来也是比较高的，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对于“教师”的内涵和外延意义的

理解都发生的转变，教师不再只是指那些德高望重、教学经验丰富的学者，凡是能帮助他人成长者皆可

称之为“教师”[13]。一方面，教师角色也不止局限在人类范畴里，智能机器、AI 工具、虚拟教师等均

可称作为教师，尽管学生可能都没教师，教师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虚拟

教师”教授的知识是经过反复对比后再传递给学习者的，虽然对于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但也更体

现知识的准确性，所以整体上来讲，教师的“权威性”遭受危机。 

3.3. 忠实的教学评价者 

教学评价也是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部分，正确有效地对教学过程和学生表现行为做出评价也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具体的教学情境当中，传统的中学教师往往依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对学生学习过程进

行分析，找到学生学习情况和理想的教育目标之间差距，分析出现差距的成因，并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进行针对性的教学，不断拉近与理想教育目标的距离，最后实现“教–学–评”一体化，让教学评价贯

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但这种经验往往是基于教师自身的实践或者积累的前人经验，所以这类经验本身就

是模糊的，以此为标准开展的教学评价也是不可靠的。 
依靠教师肉眼所观察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教师的记忆力和精力也是有限度，所

以为了弥补教师的不足，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应运而生。首先，在人工智能时代，各种大数据软件、

学习分析技术、教育机器人为代表的算法诊断等打破了教师的生理限制，像收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

数据等教学评价步骤，人工智能都能够达到甚至超越教师的水平，为中学教师全面系统地获取和分析学

生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学习数据提供了帮助，冲击了中学教师模糊处理学习数据的行为模式。其次，还

能让中学教师省去繁杂重复的评价任务，比如批改书面作业、布置练习题目、讲解试题等，让中学教师

有更多的时间备课。最后，人工智能还有助于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适当的学习资源，开展精准化的个性

教学评价，对学生表现情况自动进行智能分析，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出横向或纵向的对比。 

4. 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学教师角色危机的形成机理 

4.1. “媒介技术”的更新推动教学模式转型 

在国家政策扶持和产业界双重推动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有方便教务端的智能技术，如个性化教案、虚拟化教室、AR、VR 虚拟教学等；也方便学习端的，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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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翻译、拍照搜题、自适应题库等等。但媒介技术的更新在带来教学资源的便利，为教师提供技术支持

的同时也让教师产生危机感。 
首先，人工智能打破了必须是教师为第一知识传播者的顺序。迄今为止，教学的“技术发展史”经

历了 5 个阶段，在口传时期，教师被认为是知识的“集大成者”，也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在手写时代，

文字的发明带来了教材等书籍，书面知识可以通过这样的纸质媒介得到保存，教师是书籍的主要拥有者。

到印刷时代，大量书籍的出现，使教师不再为书籍的唯一拥有者，学生也可以拥有，部分学习能力强的

学生可以通过自学教材获取知识，这时教师为知识传播者的顺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到了后面的电子时

代和智能时代，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对教师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改变了传播路径的时空均衡。

其次，教师作为刻板的知识“垄断者”的刻板印象被打破，既然学生获取知识的时间也不一定会晚于教

师，那么也就意味着学生不一定只能从教师那里得到知识，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任何一个工具都可能成

为我们的老师。最后，智能媒介技术也在挑战教师的权威，传统机器的特点是错误率少、速度快，但人

工智能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传统机器的定位，尽管它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教师，但在创设教学情境、对学生

进行评价、讲解习题等方面还是可以和教师相提并论的。 

4.2. “教育场景”的变迁打造虚实结合空间 

教育场景一般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学习空间和教育资源四个要素构成，四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传统教育场景中，教师处于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地位，所以才会有赫尔巴

特为代表人物的“教师中心论”的观点在 19 世纪盛行，学习空间主要包括实体意义上的教室、实验室、

图书馆等，学习资源主要为教材和其他书本类的间接经验。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场景的四个组成部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中学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

传授者，相反，他们成为了学习者，学习信息技术知识，需要挖掘智能技术的特性去适应智能时代变化；

中学教师不再是学生的主要评价者，智能技术可以自动生成对所有学生的评价，甚至给出评语，学生也

可以通过自评、同学互评的方式监督自己的学习。其次，学生主动运用智能技术拓宽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也能为他人讲授知识，甚至在智能技术的辅助下，中学教师会有意识的将课堂留给学生。再者，学习空

间突破教育时空的物理限制走出课堂从单一线下教学变为线上教学或者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的方式，最

后教育资源也从书面材料扩展到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数字孪生技术与全息投影技术等助力的多模

态教学资源，让学生也能享受不同的优质教育资源，打破现实壁垒，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4.3. “教育行为主体”的转换加速信息流动模式嬗变 

中学教师所拥有的学科专业知识决定了信息主要是从教师流向学生的路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处

于教育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荷兰电信专家博德维克和范·卡姆，描述了大众传播信息流向的四

种模式分别为演讲方式、对话方式、咨询方式、注册方式，信息流动模式作为社会状态的基本元素，不仅

影响人们的感知、价值观和态度，而且控制着信息流动的形式、数量、速度、分布、流动方向及信息。[14]
信息流动模式研究的两位代表人物认为“演讲方式”的信息流动在传统媒体时代是最主要的信息流动方式，

这种“演讲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一是“点对面”的泛传播；二是单向性较强，受众对象缺乏反馈机制；

三是受众者都是为孤立的个体，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四是发送者或“中心”控制着传播的时间与空间。

[15]那么将教育放到这样的“演讲方式”的模式中来看，就会表现为教师主要控制着信息流动的时空、数

量、速度等，学生处于“被控制”的地位，缺少对教师的反馈，与教师的沟通交流不足。 
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由于“演讲方式”的信息流动模式自身局限性，已经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所

以现在的信息流动模式正向“消费模式”过渡，这种模式让数字化教育资源通过传播或者消费的路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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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资源的提供者与共享者可以实现角色转换。[16]首先，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加速了经济、科技、文化

领域的发展，也让教育领域受益，教育资源拥有者愿意把资源上传到一些网络平台，进入传播领域，共

享者就能享受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次，智能媒介模糊了社会化各个阶段的界限，也就是说教育的主

导者不一定是由德高望重的老师，媒介场景理论中提到“新行为”表现在成人、儿童都会有一样的行为，

那这也意味着一些成人能做到的事情孩子也能做，学生借助智能媒介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想要持续深入

了解的知识学习，这些知识也可能是教师的盲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能成为这一领域的“小老

师”，为教师讲课。 

5. 转危为机：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学教师的角色重塑 

5.1. 课程知识的建构者，创新理解学科内容知识 

传统教育中，中学教师更多地是扮演单向的知识讲授者角色，因为要适应社会变迁缓慢、信息更新

慢的特点，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知识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出现井喷式的增长，知识虽然有碎片化的趋势，

但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如果中学教师还是一味沉迷于传统课堂中将书本上的知识照搬照

抄讲授的行为，逼迫学生用“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的方式学习知识，不做出任何变通，那么迟早

会被人工智能淹没。中学教师需要认识到知识本身是不能被学习的，所有的已有知识不是学习的目标，

教育的实质在于通过分析知识的内涵、了解知识产生的环境，找到知识模糊点、探究知识发展的潜力、

培养学生个体的整合和运用知识的能力。[17] 
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知识的获取是一个持续发掘并建构的过程，教师要做好课程知识的建构者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教师在自身的认知和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对课程编排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人工智能固然强大，但也存在无法克服的缺点，比如人工智能永远不能拥有人的思维，因为它是基于数

据驱动的原理，对于数据背后的原理和规则缺乏足够的认知，也会出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情况，如

果长期以来人工智能来解决教育问题，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都会下降。与此相反教师作为拥有主观能动

性的个体，可以主动提高和发展自己理解知识的能力，建立并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如现在的英语教学更倡导的是一种单元整体教学观，通过找到教材各个板

块的内在联系对教学内容做出适当调整和补充，能更好的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品质。其次，教师还

需要帮助学生进行课程知识的建构。知识通常可以分为通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主要以书面文字、

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后者则是未被表述、无法解释的知识。在讲授显性知识时，因储备量大、不

怕重复的特点，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比教师完成的更加出色，但隐性知识只能由教师讲授，因为教师对课

程有独特的理解，必要时还要对课程做出剖析。 

5.2. 人机协同教育的助推者，增强对智能技术优势的掌控 

人工智能和教师一起学，实现人机协作，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然趋势，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人类是从学会如何使用工具，到创造工具，最后发明机器的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由于智能工具

的使用，这些创新驱动反映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关键。随着教育改革不断的

深化，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不仅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们，越来越多的普通教师和社会人员也意识到我们

的教育需要迎合信息时代的发展做出调整，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人

才，而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教师成为人机协同教育的助推者可以参照以下建议。首先，教师要能够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应

用者。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背景下，教师学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优化教学的首要前提，应加深对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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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了解，掌握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原理，再结合具体的学科知识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运

用者，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智能技术实现远程教学，建立学习的“生态圈”，形成集体教学的模式。其次，

开展个性化的教学，传统的大班教学难兼顾到每位学生的发展的需求，也难以提供精准化的解决方式，

而且教师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准确把握每位学生的发展情况，标准化的教育受到技术和理性的限

制，追求的是规范性，培养的是学生的共性，而不是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人工智能将人与机器优

势互补，可以为学生提供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例如教师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外力支持，收

集每位学生的学习数据，建立个人的电子“成长档案袋”对此进行个性化分析，然后基于相互协作为学

生提供大规模的学习支撑，把因材施教的理念贯彻到实际行动当中。 

5.3. 学生成长的陪伴者，共情式实时反馈评价结果 

教师通常会采用检测的方式判断学生的学习结果，在传统教学中，评价工具和评价方式单一，教师

只能通过考试分数的高低判断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而学生也习惯性将考试成绩作为评判自己的标准，

家长通常也只关心试卷上的分数，所以师生之间实际上是缺乏对教学评价的反思的，这不利于教师的教

学工作开展和学生的长远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除了要保持在教学中作为“裁判者”“试卷批

改者”的角色，还要使用更多精准、全面的评价手段了解学生的发展，不仅给予学生一段较长时间后的

总结性评价，还要关注在每个时间段的形成性评价。教师要明确素质教育下的教学评价一定是关注学生

的主体性和发展性，必须在总结学生过去经验、知识的基础下制定新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策略。 
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要扮演好“学生成长的陪伴者”这一角色，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教

师要开展合理的过程性评价，能够在学生发展过程中对其学习状况进行评价，例如教师利用智能化学习

技术构建学生成长动态数据库，其目的是为了及时调整学生的学习状态，教师进行指导，并预测接下来

的学习进展。其次，教师要能实现开放式评价，让教育评价权力不在专属于某个群体之中，真正实现评

价的公开化透明化，如教师可以通过学校建立起来的评价网站，对学校的教育资源、校园建设等方面做

出评价或提出建议，学生也可以进入这个网站，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最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

全方位的评价，比如说在备课的阶段对于学情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更要关注学生的性

格特点，那么教师可以通过发放电子问卷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人工智能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客观的统

计，分析学生已有知识和兴趣，找到教学的重难点，达到优化学习的目的。总之，利用好智能技术，教

师能更加全面清晰的评价学生，促进发展。 

6. 结语 

智能时代引起的教师角色危机日趋激烈，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值得确定

的是人工智能并不能替代教师职业，但人工智能的到来对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教学关系的

解构与重组，教学形态和教学组织的创新与变革，中学教师作为基础教育教学的核心，受到人工智能的

冲击，在传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面临着严峻挑战，不适应智能时代变化的中学教师将会在教育领域逐渐

被淘汰，适应者则获得新角色、新定位、新功能。总而言之，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中学

教师要加快前进的脚步，取长补短，找准自己在新时代中的角色定位，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积极推动

智能技术和学科教育的融合，更好的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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